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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科学家大都比较有性格，希望科学不断推进，而文学家更保守，希望这个世界不要

太科学。 ”九年前，作家王安忆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同济大学校长裴钢在上海图书馆进行

了一场作家与科学家的对话；九年后，上图讲座中心再度邀请王安忆和裴钢，接续九年前

的话题，纵论“科学与人文再交融”。

对于新的科学发明，王安忆的态度是，“当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时候，根本不会想象，今

天会有手机。这是福音还是灾难来临前的预兆？有了手机，所有的信息传播处在一个畅通

到没有边界的情况。 我是做文学的，我非常在意事情的过程。 比如年轻时候谈恋爱，必须

要写情书，那个时代，每个人都是文学家；但是今天，孩子们完全不需要写情书，靠手机可

以联络任何聚会，尤其是手机的短信表达，非常方便，毫不害羞，非常难说的话都可以说，

因为对面的人看不见”。 王安忆说，做文学的人很在乎这个障碍，因为没有障碍，就没有情

节了。

在阐述文学与科学两者关系时，王安忆认为，做文学、搞艺术的人大多是悲观主义

者，对现实生活常常感到茫然或失望，觉得“生活不应该这样发生”，所以试图在纸上创造

一个“让我左右、为我所用、为我建设”的虚拟世界，因此，文学初衷源于对生活的不满，并

用来解决内心的悲观情绪，但她也指出“文学不能解决终极问题”。 裴钢则表示，和文学创

作初衷相类似，科学研究也源于“对现实不满意”，“文学家不满意，他的行动是写出来，而

我们更希望动手去改变。 所谓创新，就是对现有的东西不满意，并动手去改变”。

在复旦大学教写作实践课的王安忆说：“教学生的时候，我的要求非常低。 我和他们

说，不要求你们做作家。 当然，系主任还是很希望我们出作家，但是我说，作家不是靠培养

的，我不相信作家能‘教’。我只是让他们能学会、领会写作的乐趣。在我的经验来看，我觉

得文学会使人比较愉快。 ”

不过有一个现实，让王安忆感到特别诧异，“我和一些管理层、策划层的高级白领聊

天，我问他们，业余生活怎么度过。 很奇怪，他们业余生活就是看碟片和洗脚。 很可惜，非

常可惜，你具备那么好的教育，你很有钱了，完全可以过更享受、更快乐的精神生活。 当

然，我也觉得，文学在现在的社会是很奢侈的事”。 王安忆预测，“这个时代，文学要受冷

落，而且受冷落的时间不会短。 ” （据《新闻晨报》）

� � � �

王安忆，著名作家，散文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女，

1954

年

3

月

6

日生于南京，次年随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迁至上海读小学，初中

毕业后

1970

年赴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农村插队，

1972

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

作，

1978

年回上海，任《儿童时代》编辑。

1978

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《平原上》，

1986

年应邀访美。

1987

年进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。 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

主席，上海复旦大学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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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忆的主要著作有：《雨，沙沙沙》、《王安忆中

短篇小说集》、《流逝》、《小鲍庄》、《小城之恋》、《锦锈

谷之恋》、《米妮》等小说集，及长篇小说《

69

届初中

生》、《黄河故道人》、《流水三十章》、《纪实和虚构》、

《长恨歌》、《富萍》、《上种红菱下种藕》、《桃之夭夭》、

《遍地枭雄》等，散文集《蒲公英》、《母女漫游美

利坚》（与茹志鹃合著）等，儿童文学作品集《黑

黑白白》等，论著《心灵世界———王安忆小说

讲稿》等，《我们家的男子汉》一文入选苏教版

七年级下册语文书。


